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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天空深沉辽远，一轮圆

月升起来了，明朗皎洁的月

光洒满草原。这时，人们的

心头自然而然地流淌了出

来：“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

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

什么还没到来？”这首家喻

户晓的《敖包相会》，在将近

70年的漫长岁月中，留在一

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随着

岁月的流逝，许多人已经不

知道这首歌的出处了，更不

知道这首歌的诞生和流传

却和一个人的命运紧紧相

连，这个人就是老电影《草

原上的人们》的女主角乌日

娜。

乌日娜的人生是幸运

的。1951年，能歌善舞的乌

日娜刚进内蒙古文工团不

久，便被选做著名舞蹈家贾

作光的舞伴，参加第三届世

界青年联欢节，那一年她才

20岁。他们在北京排练了一

段时间后到了德国，参加完

联欢节，又开始了苏联、匈

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等8个国家的巡演。一路上

边演出边与所在国家的艺

术家们交流观摩，使乌日娜

开阔了视野。

1952年结束了近一年

的巡演回到北京，乌日娜正

计划着在舞蹈艺术上进一

步提高时，叔叔达木林给她

打来了电话，通知她去见东

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

的一个摄制组。原来电影

《草原上的人们》正在选演

员，作为电影编剧之一的叔

叔，给导演看了乌日娜的照

片，淳朴的气质，真诚的目

光，一下就打动了导演徐

韬。那个时代拍电影可是件

大事，乌日娜想都不敢想，

她如约来到剧组。满屋子的

人除了叔叔达木林，其他都

不认识。乌日娜说：“导演、

摄影围着我，左看右看，还

用手交叉比划着，后来我知

道那是取景呢。我紧张得要

命。导演问我你会哭吗？我

说哭谁不会，我也不是傻

瓜，大家一下逗笑了，我也

就不紧张了。”情绪放松后

的乌日娜开朗的性格，直率

的谈吐，让导演当即拍板确

定由她来演电影的女主角

萨仁高娃。

《草原上的人们》是根

据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

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五

十年代初期，内蒙古草原上

的牧民互助组为了发展牧

业生产与敌特作斗争的故

事。影片中的女主角互助组

组长萨仁高娃是劳动模范，

她性格泼辣，直爽，能歌善

舞，与打猎能手桑布真诚相

爱，最终战胜了敌人，取得

了牧业的大丰收。

跳舞改为演电影对乌

日娜来说并不轻松，角色确

定后，在导演指导下阅读剧

本，分析人物，对台词，体会

无对手的表演。所有的环节

都得从头学起，经过一段时

间的培训，她随剧组踏上征

程，先坐火车，再换卡车、勒

勒车，进入呼伦贝尔陈巴尔

虎旗的草原深处体验生活。

她们住蒙古包，向蒙古族老

乡学习骑马、射箭、牧羊、挤

奶、打草。乌日娜学得很认

真，也很吃苦，当电影正式

开机时，她和群众演员走在

一起，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

演员谁是牧区的姑娘了。

天性开朗的乌日娜，在

表演时能够放得开，这成了

她的一大优势。说起与桑布

的扮演者恩和森的几场感

情戏，乌日娜至今难以忘

怀：“那场敖包相会后，有一

场桑布骑马过来，突然吻了

我的戏。经过排练，到开机

时，恩和森老师每次过来总

是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就

按规定情景胆大点，他鼓足

勇气，又一次跑过来一探

头，噗呲笑了，把在场的人

都逗乐了。”后来在乌日娜

的一再鼓励下，这场感情戏

最终拍得自然生动，后期制

作中再配上歌曲，使这段草

原上的敖包相会成了五十

年代描述爱情故事的经典

桥段。

1953年，电影上映，壮

美的草原风光，淳朴的爱

情，优美的音乐与歌曲，蒙

古族姑娘与小伙子独特的

情感表达，顿时征服了全国

观众的心，一曲《敖包相会》

随着电影传遍全国，乌日娜

和恩和森一时间成了那个

时代不少人心中的偶像。

乌日娜出名了，但她始

终忘不了家乡的那条小河。

1931年，乌日娜出生在吉林

省白城子镇来县一个充满

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几乎

会唱所有东部民歌，乡亲们

办喜事母亲必然到场当歌

手。父亲是中学的文体老

师，笛子、口琴、四胡样样都

会。在父母的熏陶下，乌日

娜从小就爱唱爱跳。1947

年，父亲为了培养自己的女

儿，把 16 岁的乌日娜送到

乌兰浩特青年中学。幸运的

是不到半年学校便被并入

了内蒙古军政大学。爱好文

艺的乌日娜进了大学的文

工队，实现了自己在舞台上

把美献给观众的梦想。更为

幸运的是军政大学毕业后，

她被分配到内蒙古文工团，

这才有机会参加世界青年

节，出演电影《草原上的人

们》。

1954 年，文化部决定

《草原上的人们》和中国第

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

与祝英台》代表中国参加捷

克斯洛伐克第六届国际电

影节。乌日娜与梁山伯的扮

演者范瑞娟等 5 人组成了

中国电影代表团，她又一次

登上出国的旅程。中国电影

在电影节上大获成功。七月

份的一天，代表团接到大使

馆电话，通知他们去瑞士日

内瓦。原来周恩来总理在参

加日内瓦会议以后，准备接

见世界喜剧电影大师卓别

林，于是邀请中国电影代表

团陪同。

1954年7月18日，在日

内瓦湖畔的花山别墅，乌日

娜和所有人一样兴奋而激

动。在7个小时的会见中，

总理陪同卓别林观看了乌

日娜主演的电影《草原上的

人们》，品尝了中国的特色

家宴。仅仅这一次见面，总

理便记住了这位蒙古族姑

娘的名字。

1957年已经成为话剧

演员的乌日娜，出演的独幕

话剧《我们都是哨兵》参加

了文化部第一次全国汇演。

“当演出结束时，团长来告

诉我们别动，别动，一会儿

总理来看大家，正说着总理

上台来了。我虽然化的是老

太太的妆，但总理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我，点了我的名

字，把手伸过来。我这个激

动啊！那是谁？那是总理呀！

我是谁？不就是小小的乌日

娜吗？一个演员，很普普通

通的。3年了，总理还记得我

的名字。”每当回忆起这些

往事乌日娜永远是那么激

动，那么一往情深。

1957年是内蒙古自治

区成立十周年，那一年也是

乌日娜收获最多的一年，他

不仅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而

且《草原上的人们》获得文

化部电影三等奖，她自己也

获得演员三等奖；话剧《我

们都是哨兵》又获了二等

奖。

1960 年，她走上领导

岗位，先后担任内蒙古话剧

团和内蒙古民族歌舞团副

团长。然而，乌日娜仍然和

过去一样，谦逊待人，认真

演剧，在话剧《雷雨》《青年

近卫军》《千万不要忘记》

等中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

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乌日娜退休了，但人们并没

有忘记她所做的贡献。2009

年，在第六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颁奖晚会闭幕

式上，乌日娜获得了“内蒙

古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乌日娜今年已经89岁

了。她经常在电视屏幕上，

在舞台上，在呼和浩特的街

头和旅游景区，听到那首

《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

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

边没有云彩？我在等待着

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

还不来哟哦……”伴随着

优美的歌声，往事一幕幕

地闪现在眼前，她知道自

己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后辈的青春又新鲜地

涌来，唱着那首她唱过的

歌，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夏风来 暖风往

文/宫 佳

夏天，我坐在窗前喝茶，眼睛习惯性地往下看，

办公楼下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中间位置总是光光

的，白白的，大致呈不规则的圆形，这倒不是保洁员

大姐特意所为，相反，这个部位，保洁员大姐几乎从

来不用操心，风会替代她，做好清洁工作。对于保洁

员大姐来说，此时的风是很体贴的。

我们都说，那儿是一个风口，风特别喜欢光顾

那里，仿佛那儿是风的老家，时不时地就要回家看

看，对那里是百般地留恋。

我住在一个小岛上，人们都说，这是一个长风

岛，一年就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另一次也刮半

年。可见，长风岛绝不虚传。

每当岛上刮风时，办公楼那个斜坡会刮得更剧

烈些。偶尔，不刮风的时候，那个斜坡也是小风嗖嗖

地，还不时地来几下旋风，寥寥几片纸屑会随着风，

飞上高空跳舞，满怀着喜悦。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手里攥着纸飞机，跑

到那个风口的地方，我猜想，他一定是听说了这个

风口的魔力，而他，就是要借借风口的魔力，让手里

的纸飞机，上天，旅行。

“好风借好力，送我上青天嘛”！

果然，风很温顺，听话，它把纸飞机鼓到斜对面

的杨树上，我看到小男孩兴奋地叫着，跑着，风掀起

他的衣角，吹起他的头发，朝一个方向飞，男孩的眼

神也飞起来了。

然而，风却不总是这么通情达理的，风也会捣

个小乱。

小时候，大约有男孩这么大，家里的新房子盖

起来，因为经济拮据，外面的围墙没盖上，只好围了

一圈篱笆。家里的窗户窗框子安上了，却没安玻璃，

只好用图钉钉了一层白色的塑料纸。

白塑料纸很干净，也很薄。有风的日子，图钉边

缘的塑料纸哗哗作响。

我常常听小风唱歌，塑料纸在为它伴奏，听着

很优美。刮大风的时候，大风的小尾巴会钻进缝隙

里，那是一丝丝寒意，吹到脸上，生疼。那歌声也不

美妙了，令人心生恐惧。

窗外风声大作，树叶狂飞，我生怕大风会撕裂

这层薄薄的塑料纸，闯进来更多，更大的风，吹进我

柔弱的心里。

风让我对窗玻璃产生了向往，那时，我真切地

理解了贫穷的含义，这都拜于风的凛冽所赐的呀！

海风有股子腥味，它能把渔民的脸雕刻成古铜

色，然后，再在古铜色的脸上，画上萝卜丝皱纹。父

亲的脸就是这样被海风勤劳的手，雕琢出来的。

父亲出海打鱼的时候，我时常关注天气预报，

关注树叶的风吹草动。那时，对于风，我有了更多，

更深的理解。

渔民在海上撒网，拉网，干得是力气活。海上稍

微有点风，渔船就会随着海浪颠簸，很多渔民不堪

忍受这摇晃，开始晕船，那海风灌进肠胃，翻江倒

海，那是对一个渔民的考验。然而，无论海风如何肆

虐，都挡不住一个渔民对生活的热望。柴米油盐哪

一样不得从网里捞取呀。与海风搏斗，在海里讨生

活是一个渔民的宿命。

每一次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从一次次出海打

鱼中换取来的。

生活还要继续，风会吹来，风也会离去，而这风

来风往中，最终把坚强揉进一个男子汉的骨子里，他

们把海风的凌厉化成了一腔暖意，温暖着一个家庭。

多年以后，我回到故乡，风比从前柔软了，高楼

大厦里再也看不到从前农村的模样。

风依然在吹，只不过，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大

可不必忍受风的蹂躏。而我再也不必在窗根底下听

塑料纸在风中呻吟。

此时，有股暖风吹来，轻轻地，轻轻地。

乌日娜乌日娜

乌日娜：留下爱情的憧憬
文/李 悦 王新民

◎文学速读


